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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烟草专卖体制的“囚徒”：种烟如下赌注，利润却似针尖削铁

中央政府依赖烟草消费税，基层政府依赖烟叶税，92万烟农仍在挣扎。

2023年8月11日﹐中国云南山区中一个烟草种植区，一位年轻的女工人正在采收烟叶。摄：LCT/端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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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按：过去二十年，全球烟草使用率下降了11%。在中国，这个数字仅下降了1%。占据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却消费了全球近一半的卷烟——每年超过 2.4 万亿支。这比其后67个国家的
总和还多。吸烟流行，带来严峻的公共健康后果，与吸烟有关的死亡人口将激增，更影响着中国7亿非吸烟者。

为何中国吸烟流行难以遏制？烟草行业在中国是一个怎样的存在？穿透烟草供应链，种植烟草的人们，又是如何在这个专卖体制下艰难存活？

此次“中国烟瘾”系列报导，端传媒与专注全球公共卫生的新媒体“The Examination”、德国媒体“Der Spiegel”、调查新闻机构“Paper Trail Media”和奥地利媒体“Der Standard”合作完
成，同时发表在“USA Today”。本报导得到了普利策危机报导中心的支持。

这是系列第二篇，我们关注整个生产链条上最脆弱的群体——烟农，以及，是什么样的制度将他们困在了艰苦又收益甚低的劳作中。点击阅读第一篇《1.4万亿人民币如何绑架政府？中国控烟
博弈》，了解“中国烟草”这家巨无霸国企如何左右中国控烟政策。

“就看今年了”。这是郭建种烟的第五年，他决定最后再赌一把。“再弄不了钱，下一年就不一定种了。”

郭建今年40多岁，双目有神，皮肤晒得乌黑。去年，他承包了30亩土地种烟叶，但收入出人意料的惨淡。忙忙叨叨7个多月，他最终只赚了2万元（人民
币，下同），平均每月收入才2800多元，远比不上出去打工的人（每月3899元）。

郭建决定再试一年，从30亩一举扩大到100亩。他想着如果种30亩能赚2万，也许种100亩就能赚四万。这个云南男人并不贪心，只希望每月收入能增加到
五千左右。

烟叶种下后，他每天都提心吊胆，最担心大风冰雹突如其来，让烟地绝收。

烟叶是一种娇嫩又脆弱的作物。4月，农民向地里移栽烟苗后，尽管各种施肥管理养护不停，但它依然容易生病。烟农不得不经常去田里巡视，仔细观察，
发现问题再针对性地处理。这样劳作要持续5个月。

到8月，开始采收烟叶并烘烤，烟农进入最忙碌的季节。

https://theinitium.com/zh-Hans/channel/mainland
https://theinitium.com/zh-Hans/channel/feature
https://theinitium.com/zh-Hans/tags/_4152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30919-mainland-china-tobacco-monopoly
https://m.yunnan.cn/system/2023/03/06/032494526.shtml


2023年8月11日﹐中国云南山区中一个烟草种植区，烟叶工场中被烤干的烟叶。摄：LCT/端传媒

烟农的工作并不仅仅是种植，还要加工烤烟。因为烟叶难以保鲜，烟草公司收走的是烘烤后的烤烟。一炉炉鲜绿色的烟叶在大约七、八天的烘烤之后，脱去
80%-90%的水分，变成黄褐色。在烘烤期间，烟农必须至少每隔三、四个小时去观察烤烟变化。即使使用新式烘烤房，可以设置温度、湿度等参数，也得
巡查烤房的情况。

烤完之后，工作还没结束。烟农要把烤房敞开，让烟叶吸收足够的水分，使其变得柔软，为的是方便分拣烤成金黄的烟叶，给予不同的分级，最后捆扎送到
烟叶收购站。采烤季会持续到10月初。

从种下去开始，郭建就被束缚在烟田和烤房里，无法脱身。他一个人住在烤烟房附近破旧凌乱的简易平房里，房间里有一台旧电视机，一张凹陷的沙发，堆
满了化肥等杂物。

郭建80多岁的父母、媳妇以及一双儿女生活在邻县的老家。虽然开车回老家只需1个小时，但他一个月最多回去一趟。家乡气候太热，前三年，他曾在那里
试过种烤烟，但产量和收入更低，无以为继，全村后来都不再种烟，烤房也拆掉了。郭建在家边上的县找了一个海拔1700多米、气候适宜的村子，承包了村
民的土地，还想再试试在烟叶里“掘金”。

8月上旬，端传媒见到郭建的时候，差不多一半的烟叶已经采收了，但对于今年能不能赚回本，郭建心里没底。



2023年8月10日﹐中国云南山区中，烟农郭建在烟叶工场打工一整天后，与工人们一起抽烟休息。摄：LCT/端传媒

“种烟并没有致富，只能赚点辛苦钱”

烟草的全球流行始于哥伦布的航海探险以及之后的跨大西洋贸易。在明朝时期，烟草传入东亚地区。根据美国乔治城大学历史系教授班凯乐（Carol

Benedict）的研究，17世纪烟草已经成中国东南沿海普遍的商业作物。当时的文人把这一舶来物称为“淡巴菰”。

在历史上，云南烟草的传入、发展和战争导致的人口大规模迁徙脱不开联系。根据云南大学教授杨寿川的考据，万历年间，明军两次入滇与缅甸作战，土烟
（晾晒烟）在这时由闽粤沿海传入云南。大约350年之后，二战时期，东中部面临日军侵袭的人口大规模内迁到大后方，却因此打开了云南的烟草市场。云
南在1939年引进了美国弗吉尼亚型烟草（烤烟）品种，并在1942年全省推广。美国飞虎队将军陈纳德（Claire Lee Chennault）也曾出力将美国弗吉尼亚
州的烤烟种子带到云南，云南烟草的种植面积随后迅速增加。短短几年，当地卷烟厂数量从战前的四家增加到七、八十家。

上世纪70年代，中国一些省份开始将种烟作为扶贫的方式广为宣传，人们逐渐深信“种烟致富”的传说，致使大批农民转而种烟，中国也因此成为全球最大的
烟草种植国和烟叶生产国。世界卫生组织2023年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的烟叶种植面积达到1014553公顷（相当于整个西安市的面积），列世界第一。

每一株烟草大约有15-20片烟叶。这些叶片呈圆形箭头状，螺旋状地上下倾斜着向外伸展，一片叶子的长度可达四、五十厘米。叶片上覆盖着一层柔软的绒
毛，这些绒毛可以产生胶脂并发出香气。理查德·克鲁格（Richard Kluge）在他获得普利策奖的书《烟草的命运》（ASHES TO ASHES）中写道：随着叶
片的成熟，这些油状和蜡状物的量也增多，不断累积，在叶片表面形成一种有光泽的粘膜。

https://gufaculty360.georgetown.edu/s/contact/00336000014RszfAAC/carol-benedict
https://iris.who.int/handle/10665/368361


2023年8月11日﹐中国云南山区中一个烟草种植区，工人们正在密集采收烟叶。摄：LCT/端传媒

见过烟叶采收现场的人，会立刻明白烟草的确是劳动密集型的作物。烟叶采收不是一棵棵整体收割，而是一片片摘下。长得好的烟株大约有1.7-1.8米高，烟
农会由下往上分4-5批采收烘烤。中部的烟叶被认为是最好的，烤完后定价通常最高。

“采烟尽量要在早上10点钟以前，成熟一片就采一片，不要抢青采烤，要让它养到足够的成熟度。”一个烟草行业的微信公众号写道。

8月初，云南昆明禄劝县的山里已没有盛夏的感觉，十分凉快。烟农开始采烤第一批下部烟。村子里的各式新旧烤房日夜不熄，冒着缥缈的白烟，弥散着一
股有点呛人的奇异烟熏味儿。

种烟最痛苦的时候就是采收。昆明禄劝县撒营盘镇砍邓村的村民张朝说，“白天要下地干活，晚上要几个小时起来一次（看看烤的情况）。烤完了还得择烟
（分等级），打包去卖。”

张朝今年45岁，跟烟叶打交道20多年。他的父亲张学在家帮他一起种。他们今年和烟草公司签了25亩合同，总计收购量为3750公斤，预计亩产150公斤。

他们所在的村子是烟草种植大村，隐居深山。全村种烟面积达2000亩，一个村就占乡镇烟叶收购站计划收购量的三分之一。

张朝说，在禄劝县，一亩地种烟的纯收入为1500-2000元。他和父亲一年种烟能有四五万元收入。

https://mp.weixin.qq.com/s/RlSHh5pTkekCpE8kRVg8AA


2023年8月11日﹐中国云南山区中一个烟草种植区，工人们将采收的烟叶运去烤烟房。摄：LCT/端传媒

“种烟并没有致富，只是赚了点辛苦钱。”张朝说。这一天的工作是“择烟”。他和父亲安静地坐在矮凳上，把一架架烤好的金黄色烟叶从烤架上拆下，堆在旁
边，从中挑出能卖的。就这样一遍接着一遍。一个烤房大约能装300杆。两个人挑拣，大约一天时间能干完。

父亲张学双手不停，一边挑拣下部烟一边说：“脚烟”（最下部的烟叶）因为光照不足，烤出来的质量不好，收购价最低。种植合同里有规定，最差的“脚烟”

平均一亩地最多只收5公斤，“多一两不收。”

在下一炉开始采收烘烤之前，父子俩要把已经烤好的下部烟中成色较好的叶子挑拣出来，把确定不要的烟叶撒到烟田里作为天然肥料。第一波出炉的下部烟
中大部分都是这样处理掉的。“卖掉的是烟，卖不掉的是草。”张朝说。

中国烟草总公司每年都会发布烟叶收购的最新价格政策，全国分为一价区、二价区。此外，“红大”作为特色品种，价格单列。在云南，张朝所在的昆明属于
一价区，收购价格更高；郭建所在的县则属于二价区，价格稍低。

按照最新价格政策，烟叶收购共分为上中下低等总共42个级别。以一价区为例，“中桔一”是最高等级，每公斤的价格是45.8元，较去年提高了1.8元。在这
个等级序列名称中，“中”代表的是中部烟，“桔”代表的是烤出来烟叶的成色，“一”则表示中桔系列中最好的烟叶。



2023年8月10日﹐中国云南山区中，烟叶工场的工人将烟草挂进烤房中烤烟。摄：LCT/端传媒

烟叶如果没有烤好，出现青黄相间的杂色，那么这一批烟叶可能会被分级为“青黄系”的低等烟，价格只有每公斤2.7元-3.3元。

对于烟叶等级，张朝熟稔于心。高中毕业后，他曾到烟草收购站工作了几年，后来成为村子里的种烟技术辅导员，负责规划村子里种烟连片土地的分划，给
烟农提供技术指导。指导员每年拿7个月的工资，每月1500元。

2006年，张朝自己开始种烟，那年他29岁，村子里烤烟还用的是烧柴火的土窑。那时村子里还没有通公路，烤完的烟叶用马车拉到两个小时路程之外的收
购站。种烟的第一年，10亩地卖了7500元，刨去成本，纯收入有1000多元，算下来每个月收入才83元。

差不多同一时期，《中国经济时报》发表报道《烟草行业利税第一 云南烟农月挣40元被逼种烟》，记录云南烟农们相似的生存境遇：一名60多岁的烟农
说，两个劳力忙活一年种烟，算下来，每人每月就只有44元钱的净收入。

该报道还对官方提供的数据做了测算，情况相近。2005年，玉溪市红塔区大营街镇，按每人每年种植管理1.5亩烟田计算，收入是618元，仅为全国农民平
均收入——2936元的20%。

对于现在生活在城市的人来说，月收入44元低得简直不可思议，但张朝回忆说，当时人工成本便宜，一个短工一天最多给到13元。种烟一年赚1000元，“收
入算可以了，刚刚够自己的开支。”

http://finance.sina.com.cn/g/20051102/09192086841.shtml


2023年8月11日﹐中国云南山区中一个烟草种植区，工人们将烤干后的烟叶包扎，之后卖到烟商。摄：LCT/端传媒

“肥水”流向了哪里？

种烟不赚钱，但根据一项2019年的统计，中国仍有烟草种植农户92万。他们集中在云南、贵州、湖南和安徽等少数几个省份。

根据中国国家烟草专卖局发布的数字，2004年前后，中国有365万户烟农，超过70%的烟叶种植集中在中西部省份。已故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卫生经济学
荣誉教授胡德伟2008年曾做过一个研究，中国510个烟叶种植的县中有185个是国家级贫困县，其他也主要是省级贫困县。

其中，云南一省的烟草种植面积占到全国烟草种植面积的39%，烟叶种植占云南当地耕地总面积的7%。

“烟草种植占用了很多的资源。”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与经济政策合作中心主任郑榕说。2020年，郑榕曾带队去福建建宁调查当地的烟草种植情况，得出结
论：烟农基本上都是年纪比较大的人，年轻劳动力大部分都外出打工了，留下来的也会选择种植其他经济作物。

在卷烟生产的链条上，烟草农业的成本很低。一包卷烟（20支）的加权平均零售价格是18.7元，其中烟叶的成本只有5毛2。每支烟实际用于支付烟叶的成
本才不到3分钱。

也就是说，烟农几乎无法惠及烟草行业的巨大利益。根据一项最新的调查，一包烟的利润中，25.8%的利润在生产环节，41%在批发环节，32%在零售环
节。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0533816
https://assets.tobaccofreekids.org/global/pdfs/zh/China_Tobacco_Economics_full_zh.pdf
http://www.cbcgdf.org/NewsShow/-7/24115.html


2023年8月11日﹐中国云南山区中一个烟草种植区，工人们采收烟叶后运去烤烟工场。摄：LCT/端传媒

更早之前，四川大学经济学博士胡良宇也做过一个关于中国烟草行业利润分配的研究，根据他的数据，国家税收收入占到40%的比例，生产企业得到10%，
零售企业得到10%，剩下的 40%进入国家烟草专卖局和中国烟草总公司的腰包。

“自古以来，农民就是这样，工作辛苦但是赚的都是小钱。”年近7旬的张学说，“在办公室里坐着的，就是在盘算下边这些人如何才能把我养好。”

政府也是烟草行业的极大受益者。根据测算，一包卷烟的价格中，48.4%（9.05元）是政府收走的税。

值得注意的是，提高烟草税被认为是一项最有效果的控烟措施，世卫组织甚至建议消费税所占卷烟价格的比重应该达到75%。很多国家通过提高消费税增加
卷烟的零售价格，以达到“寓禁于征”的减少消费的效果。但这项政策在中国有点“走型”。许多国家的成功经验在于，政府所收的烟草税应该成立专门的基金
用于公共健康的投入，但中国并没有这样做。

在政府垄断专卖的体制下，烟草行业更像是政府的提款机。而在中央和地方之间，中央政府是目前烟草业发展更大的得益者。根据学者研究，1994-2000之
间，中央政府平均得到全部烟草收入的81.4%，地方政府得到18.6%。

这也是中国在80年代初建立烟草专卖体制的根本原因。1980年之前，中国的烟草工业主要由省级政府管理。1981年，国务院决定建立一个烟草产业国有专
卖体系。一年后，中国烟草总公司成立。1984年，国家烟草专卖局成立。1991年，全国人大通过的《烟草专卖法》中明确，有计划地组织烟草专卖品的生
产和经营，为的是“提高烟草制品质量，维护消费者利益，保证国家财政收入”。但在中国烟草总公司挂在网站首页的口号中，国家利益排在消费者利益的前
面。国家烟草专卖局原副局长张保振曾发表争议性的言论称，“禁烟可能会影响社会稳定。”

中国烟草行业作为一家自我监管的国企，本就有很高的政治话语权。近几年，随着中国经济疲软，这种政治影响力也进一步增加。根据中国烟草发布的数
据：2022年，中国烟草实现财政总额14416亿元，同比增长15.86%，创历史新高，占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重达到7.08%，较上年提高近1个百分点。

http://www.ce.cn/cysc/sp/info/201010/18/t20101018_20523763_1.shtml
https://books.google.com.sg/books/about/%E4%B8%93%E5%8D%96%E4%BD%93%E5%88%B6%E4%B8%8B%E7%9A%84%E4%B8%AD%E5%9B%BD%E7%83%9F%E8%8D%89%E4%B8%9A.html?id=n4q1AAAAIAAJ&redir_esc=y
https://business.sohu.com/20070308/n248591772.shtml


2023年8月11日﹐烟草工人们在一起午膳。摄：LCT/端传媒

投资大，风险高，没有点赌徒精神还真干不了

把烤房清空之后，张朝父子就要抢时间立即采烤下一批。第二天一早7点，他们雇的12个短工就到烟田准备开始采收了。人工成本连年上涨，今年已涨到每
天每人100元。4月烟苗移栽大田的时候，帮工出现短缺，人工的价格一度涨到了120元一天。

这些短工是苗族人，来自附近海拔2000米山上的寨子。一行12个人属于一大家子，最小的才15岁，读完初中就没再上学，在家务农。苗族短工中的女性负
责采叶子。年轻一点的男性负责把堆在田垄的叶子收到大竹筐里。年长一点的男性把装满的竹筐背到停在路边的三轮车上。张朝父子俩有一辆厢式货车，还
有3辆可以装下6个竹筐的机动三轮车——轮胎自带防滑功能，在烟地附近的土路上开起来更方便。

短工们虽然挣一份钱，但干活很勤快，干到再晚也会帮张朝把今天的采烤计划完成。

事实上，除了人工成本增长之外，几乎所有的成本都在上升。至少这几年，收购价格上涨的部分更多是为覆盖成本，帮助烟草公司稳定烟农的队伍，而不是
为了给农民增收。

“在昆明禄劝一亩烟的种烟成本有三千多元，比四五年前涨了有每亩600-700元。”张朝做了最保守的测算。

种烟的过程繁复，还有很多成本难以被统计到。比如有一道程序叫“封顶抹杈”：每年6月末7月初，为让营养物质集中供应到烟草叶片生长上，农民会一棵棵
摘除烟株顶部开的花和周围的两三片小叶，随后还要在折断的部位涂抹特殊配置的化学抑芽剂来抑制腋芽再生。张朝说，这部分的成本大概在每亩50元。

此外，还有交通运输成本、买农油、电费、烟叶种植保险费以及前期烤房、货车等固定投资成本。

肥料的价格也在飞速上涨。部分肥料的单价涨了五成。“钾肥以前一包150元，今年卖300元。”张学说。

收购价格是固定的，烟农要想多挣钱，就只有两条路，一是想尽办法压缩成本；二是付出汗水把烟地管理好，让烟叶的质量可以达到该有的评级。



2023年8月11日﹐中国云南山区中一个烟草种植区，工人们正午膳时间休息。摄：LCT/端传媒

“要懂烟，要会核算。如果今天这一炉招了七八个工，实际上六个人就够了，那就是工资得多开。”张学说，管理水平跟得上，才能自己当老板。

种植10亩以上的烟农其实无异于创业“开公司”。他不得不在成本和利润此消彼长的跷跷板上找到平衡的临界点。

脚下有100亩烟地的郭建是冒着风险在种烟。他雇了30多个人，实际上就是一家“小微企业”。三十个短工，一天的工资就是三千元，一个月光人工成本就得
差不多8万。为了种100亩烟，他需要投入四十万元，一下子拿不出这么多钱，只能跟隶属于烟草公司的红塔银行贷了十几万。

一个河南中部的烟农在自述中写到：种烟大户的每亩地成本在4200元左右，通常情况下，亩均纯收入在1000-2000元。“拿4000元的成本博1000多元的不
可预期收入，回报周期长达8个月，投资之大，风险之高，没有点赌徒精神还真干不了。”

实际上，烟草属于典型的“规模递增不利型农作物”。随着烟地面积的增大，需要雇佣更多的劳动力、购买更多的设备、投入更多的资源才能维持烟叶生产的
水平。尽管规模效应可能在一开始带来一些成本节省和效益提升，但当规模继续扩大时，边际成本可能会逐渐增加，导致总成本超过总收益，从而降低了盈
利能力。

仅以喷洒农药来举例，手中100亩土地的农药管理就难以做到十分精细。云南夏天多雨，有时刚准备打药就下雨了；有时刚打了药又下雨，农药也就白费
了。

采收烟叶也显得捉襟见肘，没法做到成熟一片采一片，只能一大片地整片一起采收。其中，有的已经熟透了，有的则还没有熟，都会影响收购时的收入。

种烟在很多方面都像是一种“平衡”的游戏。比如，将每一植株的叶片数量限制在15-20片左右，以保证每片烟叶够厚；祈求老天爷保佑能够提供恰当的雨
量，雨量过多，烟叶就会长得薄而无色，雨量不足，烟叶就会糙而无味；到了烘烤的环节，火候大了会败坏烟叶的色香味，火候不到也会影响烟叶的定级。

“种的少赚的少，种的多又管不好”，郭建说，种烟赚点钱就好像是“针尖上削铁”。他的烟地里长满了草，有的叶子已经发黄了还没来得及采；有的烟叶生了
病，也没专门给药和追肥。“不好弄啊，这东西！”

http://www.etmoc.com/Leaf/Looklist?Id=44432


2023年8月10日﹐中国云南山区中，烟叶工场的工人将烟草挂进烤房中烤烟，期间休息时抽一根烟。摄：LCT/端传媒

为什么还要种烟？

由于中国国内的种烟成本增加，中国烟草公司也在开发海外的烟叶种植市场。

自2000年以来，中国公司在非洲南部和亚洲的烟草合同种植稳步增长。以马拉维为例，其出口中国的烟叶比例从2005年的1%增加至2013年的9.5%。

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称，有证据表明中国的烟草种植合同在菲律宾、瓦努阿图等太平洋岛国（以前从未种植过烟叶）以及拉丁美洲也在增加。“在某些情况
下，这将进一步加剧上述国家的森林砍伐。”报告指出。

烟草种植大约导致了森林砍伐总量的5%，进一步加剧了二氧化碳排放和气候变化。300支卷烟的烟草，大约需要腾出一棵树的空间。此外，烟草种植本身也
会破坏土壤环境。
种烟本身也给烟农身体带来伤害。根据世卫的报告，种植、培育和收割烟草的烟农每天吸收的尼古丁相当于50支卷烟的量。多达四分之一
的烟农患有烟草萎黄病——在采收和处理烟叶时、通过皮肤吸收的尼古丁扩散到全身后引起。这种病的症状包括反射性呕吐、头晕、头痛、腹痛和呼吸困
难。
尽管如此，维持国内烟农群体数量的稳定，列在中国烟草总公司和国家烟草专卖局的任务清单上。

中国烟叶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陈江华在一篇发表于行业内部刊物《中国烟草》的文章中表示，“要保持烟叶生产投入、基础设施建设等一篮子烟叶政策的
投入强度，稳住烟农种烟的积极性。 ”

对农民来说，烟草种植的转型本身就很困难。2022年，加拿大、印尼、美国和世卫的专家共同发表在权威医学期刊《英国医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分析指出
三方面原因限制了农民的决策空间。首先，依赖烟草种植的地区通常是贫困地区，种植其他农作物通常也没有很大的市场。张朝和郭建都说，“种玉米更赚不
到钱”。其次，农民个人和村组织寻求替代作物的知识和经济资源都很有限，如果政府没有主动提供烟草种植替代的服务，完全依靠农民个人主动寻求变化就
很难。最后，或许也是最关键的原因，就是从事烟草种植的地区往往处于行业控制供应链的一种根深蒂固的结构之中。

https://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272679/9789290618522-chi.pdf?sequence=1&isAllowed=y
https://iris.who.int/handle/10665/368361


2023年8月11日﹐中国云南山区中一个烟草种植区，工人在烟叶工场将烟叶包扎放进烤烟室。摄：LCT/端传媒

在这种结构之中，有别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又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

至今，在烟叶种植地区，每年的采收季节，公安部门都会配合地方烟草局实行“县域边控”，严查烟叶的私自运输。

2005年，中共中央废除了农业税制度，取消了对农民的各种征税，唯独继续对烟草种植征税，改为“烟叶税”，由烟草公司来缴纳。“中央在准备2005年废除
农业税时，应该可以假定云南、四川、贵州和其他省政府游说仍旧保留烟叶税。”一篇名为《圈起“现金牛”：毛泽东时代以来的烟草税改革》的文章这样分
析。

在现在中国的18个法定税种中，烟叶税是唯一直接全部纳入最基层的县级政府收入的税种。由于烟叶税的存在，地方政府会采取鼓励烟草种植的政策，甚至
向农民施加压力种植烟草而不是其他作物。

中央政府依赖烟草消费税，而基层政府则依赖烟叶税。

这就是为什么在云南省的一些县区，当地的纪委副书记、检察院检察长、县政协副主席，甚至卫健局和红十字会的官员都会在田间地头督查当地的烤烟种
植，甚至要求村干部和党员要“带头种植”。

2019年年初，临沧市云县就计划年度烟叶税要达到2318.25万元，这笔钱占到该县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4.2%。为了完成计划，该县政府在3月就和所
有乡镇签订责任书，把种烟的压力层层传递下去。云县工商联会跟着村干部去农户家中动员种烟。

地方政府为了鼓励农民种烟，实际上又会把收上的烟叶税中的一大部分以各种补贴的方式返回烟草种植行业。东南沿海某省份一烟草公司基层站员工告诉端
传媒，如果烟叶税取消了，烟农的收入就会更少，因为补贴就没有了，烟农可能会去找其他事儿干。“烟叶税的三分之二，最少也有一半都用在了烟叶种植上
了”。

需要注意的是，所谓的补贴资金更多是支持行业，烟农直接得到的资金补贴很少。



2023年8月12日﹐中国云南山区中一个烟草种植区，煙草工場的工人们午餐后躺在地上午睡。摄：LCT/端传媒

2022年，位于云南省东南部、与越南接壤的文山自治州总计获得的烟叶税收入为1.59亿元，该州2022年投入烟草行业的补贴资金为3918.79万元，大约占
烟叶税收入的25%。

控烟界和卫生经济学家认为，烟叶税已成为烟草行业借“税”的名义够买地方政府为烟草行业服务的“保护费”。而除了烟叶税，纳税人的钱在多个渠道上被政
府用于扶持烟草业，比如云南省推出了烟叶种植保险，其中省级财政补贴10%的资金。

2006年烟叶税成为一个单独税种时，《中国税务报》曾采访多位烟草行业人士。他们都直言不讳烟叶税的继续留存保护了行业。云南省南华县烟草公司当时
的财务负责人杨德斌称：“烟叶税的出台，进一步保护了烟叶这个特殊商品的收购秩序。”

在2006年之前，中国的烟叶种植面积本已经开始走低回落。但2006年之后再次“抬头”，和烟叶税有很大关系。2006-2013年，中国的烟叶播种面积整体上
持续走高，直到2014年才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

2016年，控烟专家曾大声疾呼中央政府应该取消烟叶税。当时，中国政府正在推行“税收法定”，将15个税收条例升格为法律。多年来，烟草业一直对外声
称，烟叶税可以起到烟草控制的作用；而中国的控烟和公共卫生组织长久以来更关注需求侧的减少、缺乏对烟草种植行业的关注。最终，取消烟叶税的建议
没有被采纳，烟叶税仍然存续。

在专卖制度下，中国烟草公司要控制两头，一头是农民，一头是中国3亿多烟民。它既想要稳住烟民，保障销量，又想要稳住烟农，获得廉价又可靠的原料
供应。一名财税领域的专家这样分析，从理论上，中烟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将税收负担转嫁给消费者；另一种压低烟叶收购价格，使税收负担落在烟农
身上。在买方垄断的烟叶收购市场，后者是主要的方式。

“随着中烟公司在非洲等境外烟叶种植面积的扩大，进口烟叶的增加，这种压低国内烟叶收购价格的情况将会更为加剧。”上述财税领域的专家分析。

对于中国烟草公司来说，未来“稳住烟农积极性”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再过几年，禄劝县就会接通高速公路，老烟农张学在考虑也许以后可以改种鲜花。他的儿子张朝也说，再种几年就不种了。

而扩大种植面积的郭建的赌局正在进入到最关键的阶段。9月下旬，郭建告诉端传媒，今年的叶子预计有15吨，大约能卖到40万，但成本增加了，每亩成本
超过4000元，“能保本就不错。”

张学和张朝父子的情况也不好。采完脚烟，正要收能卖最好价钱的中部烟时，他们遭遇了一场冰雹。

“烟农的苦是无处诉说的。”张朝对端传媒说。

为保护受访者，郭建、张朝、张学为化名。

http://neweb.dhtjb.com/pad/content/202308/10/content_71514.html
https://cpu.baidu.com/pc/1022/275122716/detail/75464372431997292/news?chk=1
https://www.yicai.com/news/5156669.html


2023年8月13日﹐中国云南昆明高铁站外的吸烟区的一根烟头。摄：LCT/端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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